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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學生生活的悠遠記憶　　■Scuba（國戰所碩士班畢業生）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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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來信要我寫點關於學生生活的感觸，令擅長胡思亂想的我想起這一個很久不曾思

索的領域。尤其，S，我是一個學習心情與能力均不良的老學生，說真的，要我去回

首前塵僅僅會使我產生更多感慨。雖然，在校這麼多年的回憶本身就像淡水河邊的景

致：遠遠看去真的很不壞，但就跟我在此十三年一樣，或許近看之後就會發覺不見得

是那麼悠閒與美好的一回事。在很多時候，這種挫敗的心情，例如念了許多系所都還

沒辦法畢業的故事本身可能早被廣為流傳，講白了，根本就是笑柄（我不是危言聳聽

：我從在台中縣的表姐處輾轉聽到我在學校成為死賴不走老骨灰的「事蹟」；傳頌這

荒唐事的表姐同事要不是略顯遲鈍地發覺當事人就是我，恐怕閒言閒語早已不知道被

說成什麼樣子）。多年來面對許多人的詢問，自尊心很強的我總是淡淡一笑置之，沒

有意願多講，更多的時候是自嘲給學弟妹：原因很簡單。

 

 

 

　一來，這些心情的苦難終究是自找的，二來，說出來的行止背後心情一再的沮喪

，根本不會有任何人能理解。第三、幸或者不幸的，我的家裡雖然沒多少錢，但是供

我唸書十三年卻也剛好夠用。因此一旦跟許多需要自立更生賺學費的人比起來（呃

，妳知道我要講的是誰唷，呵﹍^_^），所以，我根本沒資格說出任何抱怨的話語。

提到這，我的朋友曾經開玩笑建議張創辦人應該頒給我們家匾額一副，上題「惠我良

多」……雖是戲言，可也道盡我的青春歲月都已經留給淡江的尷尬事實。

 

 

 

　且別再訴說這種客觀上來看根本是推卸責任、吐苦水的話了。畢竟妳要我寫點感想

，而這個季節是許多比我年輕多的學弟妹要勇敢的各奔前程之瞬間，他她們需要的可

能是更多的鼓勵、建議與看透未來迷霧的一點啟示：或者他們初生之犢不畏虎，比起

我來可又多了些少不更事的自信。那我還能講的感觸也就很有限，只能瑣碎地說些變

遷。想起羅馬史家柏里比亞斯說過，學習歷史目的之一，就是學得歷史教訓後，莊嚴

的忍受人生的苦難。但是這概念對於現代人來說，實在過於沈重，也僅使我個人受益

。不過往好處想，某段時間淡江的滄海桑田能都為我所見：若不論所付出的鉅大代價



，好像也挺有趣的。

 

 

 

　想起進來的時候，戒嚴尚未解除，北淡線是我不得不時常來往於市區跟淡水的必經

之途。商館那時已經啟用，但力霸大學城剛剛蓋好……喔！捷運在聲稱要通車卻連連

跳票的數年間，在校的朋友們分批畢業，可是我卻硬是等到阿扁市長（現在該叫總統

了）死ㄠ著通車的一天。老天，我的記憶已經回溯的如此久遠……。嗯，假如這些形

容對於現在的晚輩們還不夠具體的話，我還可舉些例子呢。比如說，大一時的我根本

不知道世界上有種叫「呼叫器」的通訊器材，今天，我住的地方樓下店家貼出辦X 傳

電信的門號配Nokia手機只要990的廣告。今天，只要錢多，手機上網路好像也滿酷的

，或說很多人乾脆自己牽一支電話打到爽也不會有人廢話。更別說ADSL之類的便利之

處。可是我大二時要求務農的房東裝一支電話給在五樓居住又沒有電鈴可用的我們

，他還怕我們盜打國際電話污他的錢。跟現在比起來，這些回憶跟我的存在一樣，聽

來荒謬得可笑，但我只能說它們都確實存在過。或許歷經這些事情，只會令我更珍惜

現有的一切。不過這僅屬於私房心情：不足外人道也。

 

 

 

　待得久，真的一點收穫也沒有嗎？

 

 

 

　有的，網際網路是其中之一。我們這個學校說好不頂好，但是絕對算優良的。有天

跟某網友傳訊息的時候，她（新竹華X大學的學生）說：她覺得我們學校建設有跟國

立差不多的水準。這點我是不敢武斷地講，可是就我到過一些學校的感觸，正如我的

一個社團學弟說：至少學校把錢花在我們看得到的地方，這已經比很多大學厲害啦。

本校花了許多年想追逐先進國家潮流，依我看真的達到一定的成功。資訊化畢竟也不

是叫假的呢。第二個重點是圖書館。以木柵某國立大學的圖書館為例，他們的學生自

己說：是把本校的館長挖過去之後，建設的成果才令大家滿意多多。我不清楚學弟妹

們是否有同感，可是當我連滾帶爬地通過了碩士學位考的口試之後，回首往事，我不

得不說：假如一個大學的圖書館是學校重心之一，淡江的似乎表裡兼具：像SOGO的大

門，有人還覺得比公館某大學的新總圖氣派呢。

 

 

 



　總之，終於到了要跟這裡說再見的時刻。潛意識裡，我本總覺得自己並沒有要離開

這裡的一天。不過還是該面對現實啦！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空軍的將領阿道夫˙加蘭

德曾經撰寫過一本自傳「開始與終場」，標題滿能代表我這篇瑣碎短文擁有的心情。

雖歷經滄海，總歸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是該走的時候了！想起當初見到妳的時候

，妳還只是一個蹦蹦跳跳一路從宮燈道跑上來的小學妹，如今也變的成熟許多，並已

嫁作他人婦。廣堂軒老闆有時候也會笑著問我，我到底在這裡待了多久，連他都搞不

清楚了。親親麵包老闆好幾年前就滿臉狐疑的問我：我怎麼還沒畢業？嗯！記得沒錯

的話，可能連校警警衛長都對我有印象；更別說驚聲大樓比我還晚來到學校並任職的

宜姊……。跟淡江的緣份，歷經這麼久才結束，也不曉得該說是好還是壞。可是，凡

走過的必留下痕跡：雖然只在我心裡，而且無病呻吟的部份在旁人看來必然佔了絕大

部份。但我只想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終於能走出校門，其實更是種解脫。無論

如何，我將永遠忘不了美麗的校園、所來往的人們，以及淺淺地悼念我失落在此的青

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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